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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一生数次东渡日本。留日期间的章太炎其思想深受明治时期思想的影响，因此章太炎“国

学”与日本学术有深刻的关系。又因为近代中国的国学界,普遍地把近代日本的学术称之为“东学”，

那么，分析近代章太炎国学与日本学术的渊源，也可以称为分析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

一、章太炎以近代日本为媒介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以来，具有强烈的中华意

识。所谓中华意识，就是以中华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不承认中国与异民族的对等性，所以中国吸取西

洋文明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障碍。……中华意识，是通过儒教强烈表现出来的民族标志，儒教对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从宇宙论到政治论、伦理的认识问题，具有广泛的实际意义，以儒教为核心的文

化体系的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华意识自然不能消失。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中国接触了西洋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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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华意识被迫发生变化。……然而必须明确，章炳麟是通过以日本为中介摄取西洋近代思想

的。……中国摄取西洋文明的契机，是鸦片战争的失败。”[1]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大批中国留学

生前往日本，中国文人通过日本为媒介也更加了解了西方文化，日本学者小林武认为：“中国对西洋近

代文明的摄取，是日清战争后急激进行的，经历了鸦片战后大约五十年，需要时间也是当然的。”[2]章太

炎在《菿汉微言》中也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

之书。”[3]

章太炎吸取西方近代思想，是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为媒介的。日本学者小林武考证：章太炎去

日本三次，吸收日本的近代思想，与章太炎去日本有直接的关系：“章炳麟读日本书，是他来日本为直

接契机，他来日本三次。变法运动挫折后，一八九八年六月到八月，一九○二年二月到七月，还有他因

《苏报》事件（一九○三）入狱三年后，一九○六年六月开始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共三次。章炳麟在日

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潮，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洋近代思想。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他吸取

外来思想在其著作《訄言》（重订本）中反映出来，这个时期可以称为《訄言》期。”[4]小林武又考证：“章炳

麟以二度来日本（一九○二年二月到七月）为契机，并且以日本书籍为媒介吸收了西洋近代思想，我们

发现《訄言》（重订本）中引用西洋近代思想的分量，明显比以前增多，而且《訄言》初刻本与重订本中接

受西洋近代思想也明显的相异。……在《訄言》初刻本中，直接言及日本人与日本书的地方，只有冈本

监辅。……《訄言》重订本中引用的日本书有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明治一二）；远藤隆吉的《支那哲

学史》（明治三三）；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的译著《社会学》（明治三三）；

有贺长雄的《宗教进化论》（明治十六）、《族制进化论》（明治二三）；……户水宽人的《春秋时代楚国相

续法》（明治三一）；乘竹孝太郎译述的《社会学之原理》（明治十八）；渋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明治

十四）；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明治三一）；藤井宇平翻译的《婚姻进化论》（明治二九）；姉崎正治的

《宗教学概论》（明治三三）、《上世印度宗教史》（明治三三）；等等。我们看出：章炳麟关心的学术范围，

扩展到中国哲学以外的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宗教学等等。章炳麟在引用这些书籍的时候，

还补充了自己的议论，引用日本书籍并且增加了自己的看法的地方，《訄言》重订本中有三十处，而在

《訄言》初刻本中只有五处。并且在《訄言》重订本中关于以日本书为媒介的西洋近代思想的知识，比

初刻本大约增加了八倍，这是他广泛地阅读日本书籍，贪婪地吸收西洋近代思想的结果。并且章炳麟

引用日本的书籍，明治三○年（一八九七）前后出版的新书居多。……《訄言》重订本引用的日本书，不

仅数量上比初刻本大幅度地增多、内容更加广泛，而且质也更加深入。如何深入的，我们可以透过章

炳麟引用日本书的地方进行考察，例如《订文篇 附正名杂义》，在《訄言》重订本中引用篇幅最长的是

渋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章炳麟以此书为依据，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古代表现的共通性，依据渋江

保的论述，韻文比散文先成立，历史学比哲学先成立，这种观点章炳麟赞成并引用了日本学者渋江保

的观点，在韻文中史诗（叙事诗）先成立，然后是乐诗，最后是舞诗（戏曲）……写尧舜之事的书即使押

韵，也与诗不一样。春秋时代以后，历史书都不押韵，哲学与演说也无韵，这样的中国古代文化，是参

照西洋的事例整理的。”[5]

章太炎在其学术著作中，还借用日本学者的基本概念，例如章太炎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翻译与基本

概念的借用。“在《訄言》的前述中，引用了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地方有五处、引用《上世印度宗教

史》的地方有三处，姉崎正治对章炳麟的影响，与其他日本人的著作（第一节）相比大的多，因为其一引

[1][2][4][5]〔日〕小林武：《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東京〕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第15-19頁，第21頁，第45頁，第

50-53頁。

[3]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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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姉崎正治著作的地方多到八处。其二，从姉崎正治获得的知识不是断章取义，是借用了其基本概念

也进行了自己的议论。其三，对姉崎正治论文的大约三分之一进行了全译，也借用了其论述的结构。

首先看一下章炳麟的翻译方法，《訄言》从《上世印度宗教史》到古代印度宗教的知识以外，对心灵术到

印度思想相结合的神知学也进行了直译，可以看出，章炳麟对姉崎正治著作的引用与其他日本书的引

用相比直译的多,例如引用有贺长雄《宗教进化论》的时候，在《訄言》原教下篇中，也只是翻译了其大

意三十余字，在序种姓上篇中也只是对未开化社会的图腾知识断章取义地引用。章炳麟对岸本能武

太《社会学》翻译成中国语的场合，也不是直译，只是对原文的大意进行了简洁的翻译，但是，章炳麟在

引用《宗教学概论》的时候，在《訄言》通谶篇直译成中文的大约二百九十余字，在订文篇中直译成中文

的约二百六十字，章炳麟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直译，在《訄言》中对日本书中是引人注目的，姉崎正治的

学说可能正是章炳麟论述有力的论据吧。”[2]

章炳麟积极地吸取西洋近代思想，表现于主要著作《齐物论释》中，《齐物论释》使用中国古典研究

的技法，使佛教与庄子相结合，并且在与西洋近代哲学的碰撞中展开了自己的哲学。可以说西洋近代

思想，对于章炳麟思想的形成是不可欠缺的。“章炳麟以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为研究中心，可以说他是

传统学术的大家和民族主义者，总起来说，章炳麟是在中国知识的闭锁体系中考察的，但是从其思想

与西洋近代思想的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章炳麟思想中西洋近代思想不可欠缺，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

的知识体系中重新捕获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不是直接接受西洋近代思想，而是以明治日本为中介接

受了西洋近代的思想，并且认识到不能无视全世界的知识环境，当然章炳麟也如此。”[3]

二、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时期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洋近代思想时期

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经过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汲取过程，到《民报》时期就转化为对西方

近代思想的批判。正如日本学者分析：“章炳麟在《訄言》里大量地吸取了西洋近代思想，但是到了《民

报》时期，对待西洋近代思想的态度从接受转变到批判，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齐物论释》

（一九一○），我们就看到了对佛教批判性的观点，从此开始，章炳麟超越了吸收西洋近代思想的阶段，

显示出他开始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很明确，章炳麟没有形成像《訄言》时期那样一味地吸取西洋近

代思想局面，而是以《訄言》时期吸取的西洋近代思想与印度哲学等为批判的媒介，对姉崎正治的概念

进行了再利用。 而《民报》时期，章炳麟如何对西洋近代思想进行批判性接受的呢？明治思潮又起了

多大的作用呢？从其‘自主’思想与‘厌世观’可以看出，‘自主’思想，显示了章炳麟的独自的立场，阐

释了从集体到自由个人的应有状态，具有对‘liberty’（自由）的语感，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对近代‘自由’

的中国式的阐释，另一方面对西洋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而‘自主’的语感，来源于明治时期的日本

书。又章炳麟的厌世，其主要表现在对‘五无论’等阐释中，与他来日本后明治三十年代初，流行的厌

世观有关系。明治时期的‘厌世观’章炳麟常常言及，其思想也与叔本华有很深的关系，叔本华的‘意

识’及共同情感论，为章炳麟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可以说章炳麟是以明治思潮为媒介获得的智慧性

感发。……当然，也与中江兆民翻译的《道德大原论》有密切的关系。”[3]章太炎通过日本学者翻译的著

作接触了叔本华的思想，并且在经过自己的研究后，对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章

炳麟《答铁铮》（一九○七年六月）中，批判了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他说‘我认为叔本华所说

的道德，是伪道德’。……章炳麟对西洋近代的道德进行了批判，认为西洋近代的道德是‘伪道德’，是

[1][2][3]〔日〕小林武：《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東京〕山本書店出版部 2006年版，第 76-77頁，第 40-41頁，第 89-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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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叔本华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为触发点吧。中国的状况，当时当然不是市民社会，产业化的功能

也极其微弱。明治三○年的风潮中，日本摸索革命道德的思想也给予了章炳麟很大的刺激。”[1]

章太炎借助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了解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等近代西方思想家。“明治时期，开

始着手研究康德（章炳麟关于西洋哲学的知识，是以明治哲学为媒介的），例如指导当时哲学界的井上

哲次郎（一八五五～一九四四）讲习康德与叔本华。……井上哲次郎给予章炳麟很大影响。”[2]章太炎

以日本明治思想研究为媒介，在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并且对许多近代思想家的思想都进行了

批判，例如对康德“神之有无，超越人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神”的不可知论，章太炎说：“物者,五官所

感觉;我者,自内所证知。此其根底坚牢,固难骤破。而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而知。若物

若我,皆具生执,而神则为分别执。则以分别而成,则亦可以分别而破。”[3]章太炎还批判了斯宾诺莎的

泛神论等等。

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方近代思想，也是以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章炳

麟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考证学者吸取西洋的近代思想，到最后又对西洋近代思想进行了批

判。……章炳麟从开始摄取西洋近代思想，到最后步入对西洋近代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无疑是使异文

化内化的过程，从摄取到对抗态度的转变，与政治立场的变化相比，使对比概念考察的结果，章炳麟的

民族主义立场，基本上是具有一贯性的。因为中国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体系，所以不得不看清楚自己

与他人的异同。章炳麟自我哲学的形成过程，重叠了概念批判性的考察，这也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有效

的功能。”[4]

三、章太炎以近代日本为媒介经过两次思想转变回归到“国学”

章太炎的“国学”，是在通过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从吸取，转向批判后

的“回归”，章太炎的“国学”不单单是回归到过去中国古典文化，而是结合当时近代中国现实，以及经

过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的再发现。正如日本学者在阐释章

太炎的著作《齐物论释》时所说：“章炳麟把对围绕庄子思想核心的‘内圣外王’思想和实在的基本理

解，并且与西洋近代哲学思想及明治哲学进行对照，而对中国精神的独自性再发现的成果。这不单单

是过去的回归，而是在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对西洋近代思想吸取、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5]日本学

者分析：“由于《苏报》事件入狱以接触佛教为契机，思想发生了转换，一九○六年以后即使民报时期，

也吸取了不少西洋近代思想，只是在吸取西洋近代思想过程中，呈现出了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批判，于

是，他的思想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6]“然而，章炳麟提倡国学以后，对西洋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西洋的事例不再言及。例如《国故论衡》（一九○一）文学综略是‘文’与‘笔’，韻文与散文的概念

不再论述，也没有渋江流的论述。”[7]

中江兆民1847年出生，他没有被当时日本“脱亚入欧”风靡一时的风潮所诱惑，从日本民族的角

度考虑问题，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章太炎受到中江兆民等日本学者很大影响，从开始以日

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汲取西方近代思想，到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地汲取西方近代思想，然后回归

到自己国家的“国学”。“为了对抗欧洲文化，章太炎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于是提倡‘国学’。太炎

开始时对欧洲文化无知也没拒绝，他还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洗礼，例如初期的《膏兰室札记》等，《訄书》

中也能看到欧洲文化对他的影响。太炎通过发掘传统的中统合民族的不动摇的民族之魂，与欧洲的

[1][2][4][5][6][7]〔日〕小林武：《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東京〕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第114-116頁，第154頁，第

41-42頁，第126頁，第45頁，第53頁。

[3]姜玢：《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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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意识增强，思想发生了回转，他认为‘国学’是围绕民族精神、能引导彻底革命运动之学。”[1]“章太

炎主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反对崇洋媚外。中国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但也不应当拒绝优

秀的外来文化。他对当时崇拜西方文化乃至于主张全盘西化的潮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近来

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曝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

绝。’章太炎指出，如此盲目媚外，自暴自弃，是非常有害的。……章太炎提倡国粹，他说……‘别国人

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坏，都不能作定论’。”[2]章太炎受当时时局的

影响，不能再沉浸在考据学中，时代要求促使他参加了变法运动，因为他深深感到了亡国的危险，当时

的形势促使他关注政治，并且在国家政治性的危难中，还写出了《国故论衡》等著名著作。

中江兆民的《道德大原论》对章炳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林武指出：“中江兆民翻译的《道德大原

论》中，利他性的行为原论给予章炳麟很大的刺激。”[3]“章炳麟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的《訄言》时期，

与强烈地批判西洋近代时期，可以看出，吸取与批判，意味着两件事，其一，作为古典研究大家的章炳

麟，开始了使中国相对化，即使他对中国古典多么难的论述，也没有把中国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位置作

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中国，以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批判为诱发，再发现中国

精神的独自世界，流入对西洋文明的对抗，目标是复兴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功能，可以看作是

文化运动，他主导形成了国学运动。”[4]

虽然章太炎没有明确地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在一定意义上，章太炎把“国学”看作国故之

学，并且写有著名的著作《国故论衡》。“国故”被认为包括中国一切历史与文化。章太炎在其著作《国

故论衡》，分了上卷小学十一章、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三个部分来论述，在章太炎的“国学”

中，讲“小学”是必不可少的，章太炎认为“小学”是“国故”之本。“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

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5]“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还在于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激发

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振兴民族文化，挽救祖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他一贯提倡的‘以

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国粹’就是他所说的祖国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及风俗。”[6]章太炎《訄言》中有学术史的内容。“章太炎开其端，在其1899年辑订的《訄言》初刻本中，便

已有论述学术史的内容。1902年删节修订《訄言》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

容，此后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清代学术涵盖领域甚广，举凡经学、史学、子学、小

学、地理、金石、天文、历算等皆在其范围之内。但其特色为考据，考据学是清一代的标志性学

问。……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7]“太炎研修经学、小学、

史学等。经学是儒教经典的解释学，他通过研究《春秋左转》，写了《春秋左传读》与《春秋左传氏疑义

答问》等著作，属于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越等皖派经学的系谱。小学是指以经典研究为基础的

传统性语学，有音韻、训诂、文字，他著有《新方言》、《文始》等学术史著作。史学是关于制度、文物等历

史性研究的学问。太炎是从儒教经典的历史形成为研究契入点的，并且关注了诸子学。清末诸子学

复活了近百年，研究重点以训诂为主的探讨转移到以思想内容吟味的研究。太炎的《訄书》、《齐物论

释》等是清末诸子学的代表，被胡适赞为‘空前的著作’。”[8]

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对庄子研究的《齐物论释》著名，而且对老子、管子等都有研

[1][8]〔日〕佐藤慎一編：《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東京〕大修館書店1998年版，第94頁，第91-92頁。

[2]华强：《章太炎大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300页。

[3][4]〔日〕小林武：《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東京〕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第86頁，第125頁。

[5][6]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页，第276页。

[7]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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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例如章太炎研究老子时候说：“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第一看出‘常’字，第二看出‘无’字，第三

发明‘无我’，第四倡立‘无所得’三字，为道德之极则。”[1]章太炎研究管子时候指出：“《管子·戒》第二十

六‘孝弟者之祖也’。祖与本同，有子乃述管子之语耳。……试问如何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

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人民哉？由此可知孝第为仁之

本，语非虚作。”[2]

章太炎讲国学，他自己认为只是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3]。章太炎讲国学有时还把

国学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国学”之本体，在讲述“国学”之本体时强调“经史非神话”、“经典诸

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 章太炎把国学之派别分为：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

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太炎把经学、哲学、文学都归属于“国学”。1922年4月到6月之间，章太炎在上海

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学”演讲。曹聚仁聆听章太炎的演讲做了笔录，并出版了《国学概论》，曹聚仁在

《国学概论》小识中说：“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

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

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

取舍问题急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

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

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地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

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大部

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

澎涨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

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

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目，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工夫。这是第三层原因。我

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

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

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4]

总之，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也可以用日本学者的论述概括：“章炳麟的思想轨迹，总起来说

是以对中国古典研究为基础，以明治思潮为媒介对西洋近代思想的吸收、对西洋近代思想批判性的理

解，到对西洋近代思想的对抗为步骤的。……总之，在古典学者章炳麟的思想中，深深刻上了近代性

的烙印。”[5]

〔责任编辑：肖 波〕

[1][2]章太炎：《章太炎讲国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第2页。

[3]梁启超、章太炎、朱自清：《三大师谈国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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